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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资源选择机制

梅　英，李红军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处，云南 临沧 ６７７０００）

摘要：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教育信息化建设前期，资源不适是设备闲置的主要原因．资源不适与资源建设过程
中建设者的单向选择密切相关，单向选择因忽略了教育者资源选择意向的现实性指向和优化作用而失去了实效

性．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要取得实效，必须正视教育者在资源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建设
者、教育者双主体互动的双向选择机制，为教育者实现从被信息化主体到信息化主体的最终转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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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缘起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间，我国政府耗资过百亿实施了
“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简称“农远工

程”），拉开了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帷幕．西
部地区农村中小学以政府投入为主，至２００９年基本
完成了预期的建设目标．硬件建设期结束后，“农远
工程”应用效益评估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也

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诸多评估结果表明，“农远
工程”并未达到预期的应用效益．西部地区，由于后
续资金短缺、技术人员较少、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低下

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资源闲置问题尤为突出．在民族
地区农村中小学，设备闲置的成因除了上述几个共

性问题外，资源不适用导致设备不使用是另一个主

要原因．调查表明，这一问题无论在西北还是在西南
民族地区都普遍存在，只是目前被农村中小学基础

教育信息化起步阶段存在诸多共性问题所淹没，未

能得以重视．

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大多处于边远山区，由于

受外界影响较少，这些地区大多经济条件不好、民族

文化保留较纯．长期以来，学校教育需要直面的两个
问题就是学生学习中的语言障碍和民族文化差异．
在民族地区农村小学，语言是学生入学后遇到的第

一障碍．低年级的小学生常常会因与教师、同学无法
交流而辍学．因此，语言习得成为民族地区农村中小
学基础教育的首要问题．然而，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
实效性至今仍是难以解决的难题．民族地区农村中
小学的许多学生小学毕业后才学会讲汉语、写汉字，

解决语言障碍问题占用了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教

师和学生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客观分析，这一方面源
于语言的产生和使用与特定的社会生产、生活、需

要、物质基础相关，枯燥的辞藻背诵无法和现实相

连，学以致用的效果自然低下．其次，从语言习得的
角度讲，该阶段的学生已经渡过了语言习得的黄金

期，母语与其拥有的知识体系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

固的联系，改变需要一定的时间且较为困难．加之，



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具备的知识能力大多和国

家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双语教学中，教法单一且发
音不标准，经常出现“教师教的学生听不懂，学生说

的教师听不懂”的尴尬局面，这无疑加重了学生理

解的负担．语言是沟通的前提，交互是学习的基础，
语言障碍的存在导致沟通不畅，并最终对学习效果

产生了影响．因此，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中使用的
教育资源，应尽可能排除语言障碍，从易到难，使学

生尽量消除畏难心理．除此之外，民族地区农村中小
学如前所述，因其“农村”特点使得“民族”性较为突

出，主流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常常使得

教育资源选择存在难题．如，在西南民族地区，狗是
很多少数民族忠实的生活伴侣，文化读物中放狗咬

人、打狗、药狗之类的实例在他们看来无法理解．再
如，于虎崇拜的民族而言，武松打虎在他们看来不可

理喻．其他诸如饮食文化、审美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更是不胜枚举，强迫民族学生接受禁忌之物有时甚

至会带来冲突．因此，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可能的
情况下，需要考虑其民族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尽量避

免文化冲突．
然而，“农远工程”实施后，东部城市的课堂教

学资源以原貌进入了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民族地

区农村中小学的孩子和东部城市的孩子使用的是相

同的教育资源，并无语言、文化之别．至今，基于民族
地区农村中小学学生语言障碍现实开发的教育资源

仍旧甚少．即使在西北民族地区，民族成分相对单
一、居住较为集中，教育资源的翻译、推广具有一定

的可操作性，其民族语化的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

源尚且为数不多．在民族杂居的西南地区，各民族多
为小语种民族，语言背景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农
村中小学拥有具有民族语教育资源更是奢谈．总观
目前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现状，文化取向单一、以主

流文化为准，民族文化差异性体现空间甚窄的特点

也极为突出．在文化排斥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这样
的资源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受到师生欢迎的可能

性甚少．在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师生还在为语言习
得努力之时，以城市文化为背景、以主流文化为特色

的资源注入了教育领域，并予以强势推进．这些资源
在使用之初，师生热情极高．一段时间后，却出现了
两个问题：低年级学生由于语言障碍存在，听不懂、

看不懂“农远工程”提供的现成课件；高年级学生由

于宗教信仰等原因，使用教育资源过程中出现了文

化认同冲突．加之，资源中大量充斥的城市文化使得
农村孩子和教师产生了被边缘化的心理，难以续增

使用热情．上述障碍的存在，致使民族地区农村中小
学学生对这些教育资源不感兴趣甚至产生了抵触情

绪，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也只能面对学生不感兴趣的

现实而放弃继续使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条件落后、
设备使用和维护经费短缺、管理人员岗位未能落实

等现实困难迟迟未能解决，工程进入应用期后遇到

了许多后续困难，“农远工程”设备闲置也因此成为

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同时也

在塑造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两个群体使用相同
的符号时，其生活是交叉在一起的．农村与城市、各
民族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象其生活、塑造其个体

的符号系统必然存在差异．将东部城市教育资源简
单移植、复制到民族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必然缺乏生

存的文化土壤．教育资源为教育服务，未能满足教育
需求的资源被遗弃是一种必然．同时，目前农村基础
教育信息化的定位就是传输资源，当资源未被教育

者选择之时，设备的闲置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２　资源建设的单向选择误区反思

资源建设就是建设者对资源予以选择整合的过

程，如果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开发必须基于对象需求

进行．为了保证开发出的资源具有实效性并不断得
以优化，使用者和建设者作为资源建设的两个主体，

必须保持反馈互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
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和当地教育者是并列的两

个主体，二者在资源建设中地位平等，资源选择的最

终结果基于二者的共同决定做出．就我国民族地区
基础教育信息化的现实境况分析，在资源建设过程

中，建设者和教育者两个主体有着不同的资源选择

意向．建设者对资源作出的选择代表了国家的统一
要求、代表了教育发展的应然方向，教育者对资源做

出的选择则代表了地方的多样性需求、代表了教育

发展的实然目标．共性与个性、理想与现实、社会与
个体之间的矛盾，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开发

中同存．而资源的最终选择只能基于当地基础教育
信息化“最近发展区”的现实进行，这是一种高于当

地教育发展水平而不脱离其文化现实的状态．要使
资源适用，建设者必须了解教育者的现实境况和当

地的教育需求；要使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得到发

展，教育者必须根据时代发展所需的资源要求完善

自我．因此，建设者对资源的选择和应用者对资源的
选择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实中调和，并由建设者

最终以代码形式将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表现出来．
在不断的反馈和互动过程中，资源得以优化、教育得

以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资源适用性的同时，
促使教育者教育技术能力提升，为其最终成为资源

建设者奠定基础．
然而，客观地说，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

拥有的资源并未按上述机制予以开发．资源建设者
为全国各地区、各级各类的教育者提供了同一的东

部城市教育资源，无东西、城乡、民族、师生之别．
“东部建库，西部修路”、“东部资源西部用”，从某种

程度上讲，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甚至未曾

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建设，所做的仅仅是东部城

市教育资源的简单移植和复制．将这些现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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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注入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的过程中，当地教育

者进行具有主体性的资源选择环节是缺失的．民族
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推广中仅存建

设者一个主体，其资源选择意向成了资源选择的结

果，教育者的资源选择意向对建设者的资源选择、最

终的资源选择毫无影响．
“农远工程”前期资源建设过程中，教育者资源

选择主体地位的缺失，源于建设者认为自己能代替

教育者做出选择．然而，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选择是一种主体性行为，他者无法替代主体做出属

于主体的选择．他者替代主体做出的选择从根本意
义上说并非主体的选择，仅为他者的选择，其结果未

必最终会被主体所接受．这是由“选择”的词义决定
的．古汉语“选”、“择”二字，“择”之意和现今所用
“选择”之意更为贴近．因为，“选”作为“选”的简体
字，《说文》将其解释为：“选，遣也．从

%

、巽．巽遣
之，巽亦声．一曰选择也．”徐灏注笺：“‘巽遣之’者，
《释名》‘巽，散也’，散遣之也”［１］３８８６．而“择”是“择”
的简化字，《说文》将其解释为：“择，柬选也．从手，
眞声”［１］１９６９，而“柬”在《说文》中的解释为：“柬，分

&

简之也．从束，从八．八，分
&

也．”王筠释例：“柬字
从八，而八不在外者，於束中柬择之，不可於束外柬

择之也．”［１］１１７９因此，从其原意来看，“择”较为符合
“选择”之意，表明的主体鉴别、筛选、抉择的过程．
英语中表示在多者中进行选择的“ｓｅｌｅｃｔ”来源于拉
丁文“ｓｅｌｉｇｅｒｅ”，其意为“ｔｏｓｏｒｔ”，即“ｓｅａｐａｒｔ＋
ｌｅｇｅｒｅ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２］１８０７，表“分别、挑出、拣选、区分”之
意．因此，无论古汉语的“择”还是拉丁文的“ｓｅｌｉｇｅ
ｒｅ”，均含有主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他者予以分别，
然后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拣选的意思．“择”从属手
部的特点更将此意思表述得淋漓尽致，主体通过身

体器官和他者发生直接接触并予以择取．根据其辞
源，选择是主体与他物发生直接关系的过程，是一种

主体性行为，非他者可以替代．因此，建设者在资源
建设过程中仅能做出自己的选择，替代教育者做出

选择是无法实现的．教育者在资源建设环节中未能
做出自己的资源选择，当教育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后，

教育者在规定的教育选择权限内依据现实的教育需

求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如前所述，其选择代表的是教
育发展的实然需求，教育者的选择只能基于教育现

实进行，“能否方便教学”、“能否被学生接受”就是

其对教育资源予以取舍的标准．社会、经济、文化、学
生个体素质差距客观存在，教育者认为提供的资源

并不适合自己所处文化生境的教学，并从内心作出

了拒斥的决定．
事实证明，教育选择必须是一种双向选择，资源

建设者在资源建设环节无视教育者的主体性仅是延

迟了教育者做出教育选择的时间而已，教育者最终

在资源应用环节作出了自己的资源选择．然而，选择
的时间延迟却带来了建设的浪费，选择的分离最终

导致了分离的选择．从机理上看，正是单向选择中建
设者和教育者之间没有互动反馈，资源选择未能中

和，从而使资源选择优化丧失了最好的时机．

３　双主体并存的双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诉求

教育资源海量存在和适用资源短缺、教学媒体

短缺和设备闲置不用对立并存，是目前民族地区农

村基础信息化发展现状的缩影．客观分析，前述的资
源建设误区是可以避免的．首先，若将设备功能定位
为传输资源，当接收方认为所传输的资源无价值之

时，中断传输、闲置设备是一种必然．其次，我国东西
部之间、城乡之间、各民族之间差异显著，教育资源

简单移植必定以失败告终，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果

链．然而，实践还是进入了误区．无视资源在统一性
之下的特殊性需求、无视资源使用主体的资源选择

作用而简单移植资源，且客观的资源应用效益评价

方案至今难觅．更值得深思的是，即使面对资源不适
导致的设备闲置现实问题，资源建设者仍未能对资

源选择予以调整或客观评价其所选择的资源价值，

而是通过肯定资源价值进一步肯定其单向选择行

为．借助决策者的力量，“农远工程”的资源评价以
有资源必用、用资源必出效益的理念为指导，硬性规

定教师每周使用设备必须达到规定课时，采取“自

上而下”的应用效益评价体系．［３］如此，应用者在资
源建设中的资源选择权被忽略后，应用过程又因反

馈环节缺失而丧失了为资源优化提供作用力的机

会，资源建设的优化可能也随之消失．
由此观之，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

建设的前期工作中，建设者单向选择教育资源后的

主体定位理念更值得反思．建设者只看到自己对资
源的单向选择，认为选择结果可由自己单方决定，资

源建设中脱离教育者的现实需求，应用中仅将教育

者视为无条件接受资源的绝对客体．在整个资源建
设和推广过程中，仅强调客体向主体运动，而无视主

体向客体转化，二者之间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在这样
的主体定位理念下，行动中执着于基于经验的效益

因果链、执着于自身的价值目标实现．资源开发过程
中，无视民族地区各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态

各异之现实，固执秉承“东部资源西部用”理念，采

用简单移植、复制的资源推广模式．资源应用过程
中，要求客体有资源必须用、无条件用、必须出效益，

并在此假设基础上统一量化标准，并将之作为效益

展示的依据、作为工程进一步推进的决策依据．［３］

以建设者为主体的单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在教

育领域注定失败，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后

期的资源建设，需要将资源建设基于交互的双向选

择之上．因为，建设出的资源最终将应用于教育中．
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构成由外至内遵从“物

质—制度—精神”顺序，教育观、教育思想、教育目

的的形成受制于现实的物质和制度；而其运转则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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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由内至外的原则，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

法、教育媒体的选择均围绕既定的教育目的进行．一
切潜在的资源均可以作为其教育选择的对象，但最

终的选择只能由教育者在既定的教育情境下作出．
因为，教育制度、手段、内容、方法等的选择只能基于

现实进行．资源建设唯有基于“农村”、“民族”性进
行，唯有基于教育者的需求进行，才能实现教育资源

的教育价值．如果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不能直
面教育者的资源选择权力，不能将资源建设基于需

求开展，所开发的资源也必将因不适用而在其后的

教育选择中被淘汰．这是教育“为人”和“人为”的特
点决定的．因此，能否实现教育者资源选择主体地位
的回归是后期资源建设是否具有实效性的关键．如
果我们继续秉承前期的资源建设单向选择态度，建

设者的选择不适合应用者、应用者的选择也不适合

建设者，只会导致资源建设者和应用者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大，并最终走向解体．如果资源建设者在资源
建设中无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被动接受

的客体；在其后的教育选择中，建设者也将被动接受

教育者的选择结果．
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资源建设强调

双向选择机制，原因之一在于这样的选择机制使得

资源选择优化得以保证．在资源建设阶段，将资源选
择调和、优化，避免不适教育资源进入教育应用阶段

造成教育浪费的局面出现；在资源应用阶段，二者的

平等互动又继续推动新的优化循环．如此，系统的活
力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成为了现实．原因之二，这样的
选择机制才能调动教育者的发展积极性．主体与主
动相连、客体与被动相关，教育者只有通过在资源建

设、应用中和建设者积极互动，了解时代发展的信息

素养需求，意识到改善自身能力现状的紧迫性，才会

改变目前等待、观望的态度．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
信息化的资源建设强调建设者和教育者双主体并存

的双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原因在于这样的主体才

能使系统具备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当资源建设基
于双向选择之上时，建设者和应用者之间的关系由

双方共同决定、动态变化．当建设者根据应用者需求
调整自己行为时，应用者是主体，建设者是客体；当

应用者根据建设者的要求规约自我时，应用者是客

体，建设者是主体．整个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与
应用者主、客身份并存、能动性与受动性同需，行为

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受到制约．由于二者的关系是
动态的，资源选择结果就是可变的，资源建设便处于

不断优化和发展中．基于双向选择的资源建设，建设

者和应用者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发挥，双方都发生了

真正意义上的选择，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交互的主

体关系．在资源建设过程中，双方通过限制和规约自
己以适应对方，将不符合优化需求的其他发展可能

性排除，系统也就从而拥有了活力．
本文认为，这样的主体关系在民族地区农村教

育信息化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在建设
初期，由于教育者的教育技术能力偏低，资源选择结

果的代码表现任务只能由建设者完成．此时，建设者
是双主体中的主导．资源建设过程中，建设者在以社
会发展同一需求为资源选择标准的同时，以教育者

利益表达为资源个性建设依据，尊重民族地区农村

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统一要求下多样性并存原则

下调整资源建设的目标、内容和模式．资源应用推广
后，基于教育者的反馈之上，使用客观的资源应用效

益评价体系对资源选择结果予以评价，并作为后期

资源进一步优化的依据．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信息化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硬件、软件资源基本完备，

教育者也通过前期的互动反馈提升了自身的教育技

术能力，学习积极性得以激发．此时，民族地区基础
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便可以由此转为以教育者为主

导的建设阶段，由基层的教育行政机构（如教研室

和电教站）出面组织，采取以教师建设为主、购买为

辅，分步建设、各校共享的资源内容建设模式．［４］这
样的资源建设模式，首先可使快速、系统地建设直接

支持一线教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得以保证，同时也使

教育者的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再次开始新的循环．
使教育者实现从被信息化主体到信息化主体的

最终转变，是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最终

目的．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教育者的主体地位确认及
其主体性的发挥始终都应成为建设必须考虑的要

素．因此，双主体并存的双向选择资源建设模式才是
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信息化资源建设的可行

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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